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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回第十三回  華如剛藏機破法　　龔敬南看鷂消閒華如剛藏機破法　　龔敬南看鷂消閒

　　詩曰：　　髡囚詭辯破生涯，不利三言計實佳。

　　入手經營風捕影，將來財帛浪搏沙。

　　步清垢服心無緒，看鷂登橋興亦賒。

　　觸物見貪填慾海，總稱市井室盤蛙。

　　話說百佛寺和尚華如剛因葛、龔二人說賣鄭郴墳山，不肯使他預事，暗地見瞿天民，下說詞撓阻。瞿天民細問三不利之意，如

剛道：「鄭諫議之柩落土已久，尊府欲為太太作塋域，必須啟棺發墓而後可葬。此乃損人利己之事，於心何忍？況明府德望素彰，

今為一段荒土以損名譽，竊為長者不取，一不利也；葛、龔二人素稱無籍，誘鄭郴發掘祖墓，得價百金，業主只得半價，二奸亦得

五十金。自古道貧極無君子，倘日後鄭郎生情構訟，找價出於買主，使小人獲利，而禍害貽及尊府，二不利也；小僧聞昔年鄭宦謀

此墳山，費了若干銀兩，指望世代簪纓，千年富貴，詎料入土之後，子孫零落，一至於此，地之美惡可知矣，明府用之，非也無

益，而且有損，三不利也。況城市中小兒歌謠道：「破鼓聲，葛、龔、鄭；撞著他，便倒運。雖是戲言，實係民謠。聞葛、龔二人

之言不宜聽信，僧言切直，望公詳察。」

　　瞿天民道：「深感盛雅賜教。然山之好歹，人之真偽，皆不足言。但不佞看了數日墳山，並不提起舊穴一節，豈非失於檢點？

發人舊塚而圖子孫受用，亦非士君子之所為。若不是吾師指示，幾誤大事！」再三致謝，欲款留待齋，如剛辭別而去。

　　瞿天民父子們正在中堂談笑，只見葛、龔二人闖入來，唱了一個團圓喏。葛鷦道：「所事，小弟反覆開諭，彼已首肯，只憎價

開不足，還求量情增補。」龔敬南道：「明日乃黃道吉辰，老丈整頓交銀成契便了。」瞿天民低頭不應。瞿瑴道：「日昨我到破鼓

廟求一靈簽，占得此山是個倒運局，故不用了。」葛鷦道：「大郎休得笑話！端的事體若何？」瞿天民道：「承二兄攛掇，倉猝間

看此墳山，一時忽略，失於檢點，草草應允。細思發掘宦門久安之家，欲為己物，妄圖子孫隆盛，不亦謬乎？二君宜輔我以仁，不

可陷人於不義之地，此事斷難領教也！」二人不敢再言，口呆目瞪的，不覺四隻腳不移自動，倒退出門外去了。

　　龔敬南道：「何如，決是這和尚破了法，活潑潑二十五兩白銀在袖中打滾，可惜走了爐。」葛鷦不應，只是千賊驢、萬禿廝，

不住口喃喃的罵，兩個悶悶地走路。龔敬南眼觀他處，一腳陷入爛泥溝裡，仰面絆了一跌，急掙起來看時，鞋襪道袍盡皆泥濘，更

兼臭不可當。葛鷦掩鼻而笑，過路的人站住了看。龔敬南道：「晦他娘鳥氣，天殺的不來救我，反掩著糞門冷笑。」葛鷦道：「這

是老兄的利市，我怎敢上前沾惹？」

　　龔敬南渾身脫剝下來，向河內去洗淨絞乾了，將巾幘也除下來，一同提在手裡，同葛鷦一步步捱到家下，換了衣服，逕尋著鄭

郴相議。鄭郴道：「錢財交易，自有緣分，和尚怎能破得？彼既不要，另尋一個主兒罷，何必苦苦去干求他。」葛鷦搖頭道：「奇

奇，日前怎的講來，怎地緊急？今日反慢敲得勝鼓，裝起太平腔，好古怪異聞！」龔敬南道：「有甚異聞古怪！以我估度：若非禿

廝藏機，必定另尋售主；任君暗地張羅，難脫我二雄之手。」鄭郴笑道：「好二雄嘴臉。這樣的估度，只當撒屁！我自前晚妻弟來

家說起賣山一事，早晚准擬成交。妻弟諒有根底，昨早著人送五斗米、兩挑柴、四十貫錢來，與我說過，待那話兒入手，加倍償

他。你說我得了這些東西，豈沒有十數日過活？故此事便緩數日何妨！」葛鷦道：「好一位撒漫的令舅，妙，妙！」龔敬南道：

「四十貫錢有好一會賭哩，你還敢來上陣麼？」葛鷦道：「數敗之將，望風而遁，他兀敢當鋒抵陣哩！」鄭郴道：「我鄭爺專要砍

那硬嘴強舌的好漢，便與恁殺一陣，待怕怎的？」龔敬南道：「不要說嘴，來的便是漢子。」葛鷦將手指著內室道：「只怕，只怕

咦！」

　　三人正划得入港，只聽得裡面敲桌打凳，一片聲罵道：「那個瘟病狂不死的狗賊，來賺這少年亡去賭。可憐我連日受餓，若不

解這條褲子買米吃，這時候已為乾癟之鬼。好鐵心膽的忘八，黑肚腸的死囚！聞得了數十貫錢，便見財起意，兜他去賭。我好恨

也，天呀，天呀，我死也不放這兩個掛牢牆的配軍！」一面罵著，捶胸跌足的哭將起來。葛、龔二人向鄭郴丟了個眼色，飛奔出門

去了。鄭郴假去尋睡，任憑渾家穢言辱罵，向晚來依然去賭，畢竟弄去了這數十貫錢，赤手怏怏而回。夫妻兩個這一場廝鬧，自不

必說。

　　且說那華和尚見了瞿天民回寺，當夜靜思：「瞿老果然富足，久聞事母至孝，為親擇地，決不吝價。長溪峪上南裡許，有一片

好地，我曾見來，山勢肥圓而頂平坦，是為庫象。麻鬥西先生常勸我謀之，以做壽城，後代必發財祿。我等出家人圖得一身受用足

矣，那管徒子徒孫的後局。若此山脫手便罷，倘在時，必須如此如此而行。佛爺著力，穩獲厚利。」次日侵早起來，舀冷水洗了

臉，空肚皮去尋麻鬥西。相見了，詢問此山在否？麻鬥西道：「這山還未曾賣去。近日價又輕減，師父若要，及早可圖。」如剛

道：「小僧沒家計買他，今有一富翁要尋好地。」即將瞿天民母死，如此如彼，細細說了。

　　麻鬥西道：「師父下顧，有何主見？」如剛道：「小僧來見先生，不過為利而已。先生有甚妙策，誘瞿子良來買此山，我二人

於中取事，圖得一場小富貴方好。」麻鬥西道：「這也不難，但要個莊主才好做事。」如剛道：「要那莊主何用？」麻個西道：

「當初這地價咬釘嚼鐵定要六十餘金，數年來並無承受之人，價目漸漸跌下來了。目今若有四十兩，穩取到手。這銀兩必須得一莊

主出手買了，然後去見老瞿，自有妙計打合科索，厚價轉賣與他。四十金原還莊主，餘利對分。這是撐船就岸的生理，可惜少一莊

主。」如剛笑道：「莊主就是小僧。」麻鬥西道：「若得恁地時，此事成之甚易。」留定如剛早飯罷回寺，等候消息。麻鬥西逕來

見那山主，斟酌定了，令人至百佛寺照會如剛，急袖了銀兩到山主家，當晚兑銀立券，夜深散訖。路上如剛說：「鬥老若會瞿公，

切不可提起小僧法名，但說家師文煥的名號便了。」

　　麻鬥西應諾。次日，麻鬥西遍處尋訪瞿子良親戚。旁人指道：「留守司前張佛匠，乃瞿宅兒女親家。」麻鬥西假以裝貼佛像為

由，來見張佛匠議定價目，拉他到酒肆中坐地，虛心相勸。

　　張佛匠三杯落肚，漸覺醺醉，麻鬥西才講出：「長溪峪有一片平地，敢煩吹噓往瞿宅說合，玉成之後，必行重謝。」張佛匠滿

口應承。二人離了酒店，一同到毗離村來。張佛匠先見了親家女婿，說了來意，次後引麻鬥西相會。

　　瞿天民迎入客廳。茶罷，麻鬥西通了姓字，自誇有十分本事，又講：「長溪峪這片平山是百佛寺僧人出賣，此山風水甚奇，子

孫世發財祿，久仰高風，不以自薦為醜，敢此造府奉聞。」

　　瞿天民道：「承鬥西錯愛，深感盛情。然千聞不如一見，待學生經目一觀，從容請教。」麻鬥西道：「老誠的確之見也。尊駕

若去，小子奉陪。」瞿天民道：「更妙。」張佛匠道：「長溪峪離此不遠，何不即往觀之？」瞿天民暫以現成酒飯款待，同取路往

長溪峪來。麻鬥西引瞿家父子直上對面山頂，指著這平山，細言風水之妙：「龍行帶倉庫，富足賽陶朱。你看那左右龍虎有情，前

後砂水迴護，豈非是貫朽粟陳之地？」瞿天民細細看了，也覺得入眼。便問道：「這山有幾多開闊，賣主是百佛寺甚僧，價數幾

何？」麻鬥西道：「此地方圓有十畝之大，樹木大小共八百餘株，賣主是百佛寺富僧文煥，價銀三百餘金。」

　　瞿天民笑道：「地雖寬敞可用，只嫌價目太高，小弟焉有此力量？」麻鬥西道：「老丈擲數百金如蛟龍去一鱗耳，何太謙如

是？果嫌價之太高，待學生宛轉贊襄，諒亦可減一二，臨期自有權變。」瞿天民道：「暫且告別，容日酌量定了，竭誠奉迎。」

　　麻鬥西道：「這山現有幾處宦家圖買，事不宜遲，此機一失，謀之實難。」瞿天民佯佯應諾。行至山下，麻鬥西作別，往東去

了。瞿天民一行人往北而行。瞿璿路上道：「此山寬平開闊，不下十畝之數。山上大木，細點約有百株，其餘樹木參差不齊，亦有

五百餘株。況四圍石磡、祭台、玄壇等項又且齊備，若費二百餘金，亦不為過。」瞿天民點頭不語，一齊行至家下，張佛匠別了進



城。當晚，麻鬥西又到張家探問聲口。張佛匠將瞿璿言語對他說了，麻鬥西聽了暗喜，自去尋華如剛潛通消息。有詩為證：

　　緇衣嗜利計何深，六出奇謀拜後塵。

　　世事未來難逆料，此山端不屬瞿君。

　　再說葛鷦自從瞿家受了些言語，自覺惶愧，不敢上門，心下深恨著如剛賊禿破了好事，終日穿東過西，尋張覓李，察聽和尚的

過失，要和他鬥嘴。數日間無隙可入，又不敢擅自去撩撥他，當下昏悶無聊，反袖著手，街上閒蕩。自古道：無巧不成話。葛鷦剛

剛步出街口，劈面撞見瞿助。葛鷦道：「助哥，往何處去？」瞿助道：「相公著小人到百佛寺中，有些薄務。」

　　葛鷦動疑，細問何事。瞿助將麻鬥西說合去長溪峪看地，並價關賣主，一五一十的說了。葛鷦暗忖：「決是這禿廝勾搭那姓麻

的殺才做一檔兒。」對瞿助道：「你回家多拜上相公並二位郎君，得暇時便來探望。」瞿助道：「相公待墳山一成，即與太太、安

人舉殯，恰好忙哩，大官人怎不過來幫興，難道教官人空過？」葛鷦道：「這是不必講的，一定來哩。」瞿助道：「凡事攜帶則

個，莫教獨自價吃飽了，使在旁站的耽餓。」葛 鷦笑道：「若有些肥膩時，決不教汝等白瞧。」對面嘻嘻地笑了一回，分頭去

了。

　　後人看了這白日鬼幫閒的好漢，專與人家僮僕等插科打諢，貓鼠同眠，做一首短歌兒嘲他：

　　　　白面郎君，學幫了介鬧，勿圖行止只圖介錢。臉如筍殼，心如介靛；口似飴糖，腰似介綿。話著嫖，拍拍手掌，贊揚高

興；講著酒，搭搭屁股，便把頭鑽。兜公事，指張介話李；打官司，說趙介投燕。做中作保是渠個熟徑，說科打諢倒也自新鮮。相

聚時，賣弄介萬千公道：交易處，勿讓子半個銅錢。話介謊，似捕風捉影；行介事，常記後忘前。害的人虎腸鼠刺，哄的人綿裡針

尖。奉承財主們，呵卵脬、捧粗腿，虛心介下氣；交結大叔們，稱兄弟、呼表號，挽臂介捱肩。個樣人勿如介沿門乞丐，討得個無

拘束的自在清閒。

　　這葛鷦別了瞿助，信步走至大街，踅出河口，只見龔敬南。站於新橋頂，看小廝們放紙鷂戲耍，仰著臉喝聲道：「好風，好

風，這一會子飛入雲眼裡去了。」不提防葛鷦溜在身後，高聲喊道：「老龔，好高興哩！」龔敬南唬了一跳，急回頭，見是葛鷦，

罵道：「死殺才，嚇我這一下。」葛鷦笑道：「這喚做活驚殺，嚇死貓狸好合藥。」龔敬南道：「休得胡講，你從何處來？」葛鷦

道：「適間不意中詢知華和尚機謀好狡，奪人道路，特來尋兄商議，恰好於此湊遇。」二人攜手，逕落橋下站定。葛鷦將華如剛轉

托麻鬥西捱身入步，往瞿家勾合買山一節，對龔敬南說了。龔敬南道：「這一片山委實有些氣脈，非百佛寺和尚之產，乃東門陳寫

真家祖塋。若使老瞿見了，多分要合手呢。」葛鷦跌腳道：「若這段交易成就，卻不便宜了這禿廝？怎地設計破之，方稱吾意。」

龔敬南低頭思忖，無計可施。正躊躇間，忽聽得「刮搭」地一聲響，只見一個老子從橋心滾將下來，將一桶子冷飯傾翻滿地。二人

抬頭細看，這老子不是別人，乃碧雲庵中打齋飯的老何，原與龔敬南相識。二人慌忙扶起，老何一面發喘，兩手托著腰，蹲倒地

上。龔敬南將飯揀在桶內，扶老何到一座茶坊中坐了。老何喘了一會，方才神定。龔敬南道：「你老人家怎不細膩，跌這一下子，

卻也利害。若有一差二誤怎好？」老何歎氣道：「前生不修，今世裡罰作孤苦道人，受這腌臢婆娘的鳥氣。今日若不是二位扶持，

險些兒跌死了也。」龔敬南道：「你在碧雲庵中，卻也清閒自在，受誰的氣呢？」老何道：「我初進庵時，且自清靜，看待也好。

近來小庵主與百佛寺華和尚勾搭上了，那禿驢多疑，憎我礙眼，暗中挑撥庵主，終日絮煩，是要逐我出庵的意思。昨晚買了一個豬

蹄了，二人正待吃酒，誰想被一貓神咬了去，將我百般辱罵，好不悶人。今日出來，腳步也把捉不定，兩眼似遮暗的一般，這一下

跌落橋來，好生干係！」龔敬南聽了這話，暗喜中題，勸道：「老人家不要煩惱，將就些罷。」老何道：「庵主的言語，兀可消

受。叵耐那禿毬無狀，委實惱人。怎能彀咬下他一塊肉來才消此恨，只是奈何他不得，乾嘔這惡氣。」

　　葛鷦聽了一會，忍捺不住，唆口道：「老何，我老葛代你出一口氣何如？」老何道：「我的爺老子，若能彀擺佈這華禿一場，

老朽死也瞑目！」葛鷦扯二人近身，附耳密言數句。不知所講的是甚計較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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